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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自找不痛快
◎阿紫

怀念吴广才老师

笑

◎
子
穆

◎任建娥

◎李艾轩

舅公的金钱观

舅公的钱包在我看来，大概更像
是一个装饰品。因为无论是庆生、聚
会，还是只是和朋友们一起吃饭，他
总是慷慨解囊，花费数百甚至数千
元。毕竟这是他自己的钱，而且作为
长辈，他的这种行为也从未引起他人
的非议。

节假日，舅公多半是要做东的。
亲戚朋友聚得齐也罢，缺几个也罢，
他总要订上个四五桌，宁可宽宽松松
地坐，也不愿人挤人。假若不是别人
都劝他“挤一挤热闹”，他往往还想要
再加上一桌。有人陪着他喝，他能一
桌一桌地喝过去。

若是舅公的朋友们找他借钱，只
要舅公可以拿得出来，他是一定不会
找借口推脱的，也不要对方做什么保
证。若对方坚持留个借条，那自然
是很好的，但舅公不要求，甚至不在
乎对方什么时候还钱。因为舅公的
仗义，有的“朋友”是一直还不上钱
的，甚至已经闭口不谈，仿佛没有找
他借过一般。舅公倒也不恼，只是安
静听完亲戚们对他这种行事风格的
反对，表面上点点头，说着“人老了
哦，确实要长个心眼呀！下次注意
了。”下一次，依然把钱第一时间借给
需要的人。

舅公家就在我的大学附近，我打
车去舅公家玩，与其说玩，不如说是
去陪陪长辈们聊天。舅公是极开心
的，一边说着“打车过来可不便宜”，
一边打开他的钱包，掏出几百块钱递
给我：“让你来玩可不能让你花钱
啊！”我可不敢收，舅公却坚持要我拿
着，最后只好无奈谢过了收着。舅公
又开始思量着带我去吃什么才好，即
使我说“什么都可以啦，没有什么不
喜欢吃的”，舅公还是会请我吃诸如

“豪华版”年轻人套餐，反正肉多的那
份一定推给我吃，甚至连舅公自己套
餐里面的肉也要分我尝尝，一边说着

“预制菜怕是吃多了不好”，一边不忘
温和地提醒我“要吃饱哦”。

舅公对亲人什么时候都“大手大
脚”，但这绝不是说我的舅公多么有
钱，亦或是挥金如土，他对自己是极
其节俭的。舅公用的手机还是多年
前的那一款，屏幕修了一次又一次，
一直不舍得换新的。雨天、大热天，
宁可走几个小时去某地，也不会花钱
打车去，他说：“走走好啊，不仅没有
花钱，还锻炼了身体！”

他对晚辈们尤其大方，去某处旅
游回来就会带回各种各样的礼物送
给我们；过年发的压岁钱是所有长辈
中数额最大的，没有成年的、刚成年
的、已经工作的，只要是舅公的晚辈，
都有一份红包。那红包壳子虽普通,
但每一份都独一无二。因为舅公会
亲自在红包的背面写上对应的晚辈
的名字，以及祝福的话，最后再附上
舅公和舅婆的名字，字里行间流露的
爱，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若是不赞同舅公的金钱
观，说明我没有他那视钱财为身外之
物的洒脱；我若是赞同吧，又有人暗
劝舅公不要花那些不必要的钱，应当
将钱用在有用的地方！我还是不做
评价了罢，无论舅公的金钱观如何，
他的本性里都有着作为长者的慷慨
之爱，以及自己的朴素节俭之风。

朋友老张说他抑郁了，常常凌
晨两三点还睡不着。羊数来数去，
不知道数到了第几百只，好不容易
睡着了，到了清晨五六点就自然醒
了，算下来一晚上睡不到 3 个小
时。去过好几家医院，换了好几种
药，催眠效果都不佳。

在旁人看来，老张完全没资格
抑郁。他和妻子的退休金都可称丰
厚，在现实生活中妥妥高薪族；儿子
在一所名牌大学读研，一家的状况
近乎完美。

老张对我说，让他产生不良情
绪的是他的邻居们。以前互相没有
接触倒还好，疫情之后，社区网格
群、业主群热度迅速上升，邻居之间
了解程度大为增加。于是，老张知
道邻居们大多开着好几十万的好
车、差不多每家都有几套房……

“我只有这一套房；车子15万
买的，开了8年了；儿子的工作、婚
姻都还没有一点着落……”老张
向我叹息。

我明白了老张的病因，他的房

子买得太好了，进入了一个不适合
他的生活圈。如果自身定力强，不
去注意别人过得怎样，倒也无所
谓。然而他有强迫症，忍不住与人
攀比。其实他卖掉这套房，去一个
中档小区买房居住比较好。这样不
仅能治愈抑郁，还能多出一笔差价，
还可以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巩固治
愈效果。

然而，现在房子并不是想卖就
能卖出去，而且老张也并不愿意，他
说“人往高处走”，搬家哪能越搬越
差？这让亲戚朋友知道了，会怎么
议论自己家？

与老张相似又有些不同，我岳
父退休多年，退休金6000多元。他
的同事们都住在城区内的中档小
区，唯独他去远郊买了二手房，远得
离邻县仅有10分钟车程，开车到本
市市区要一个小时。不仅地段偏
远，而且房龄已有好几十年。

岳父平日里省吃俭用，绝大部
分收入用于社交，随份子舍得下本，
逢年过节走动，出手阔绰。岳父最

愿意混的那个社交圈是他踮着脚尖
甚至踩着高跷才能勉强够着的。他
咬紧牙关送出的厚礼，在人家看来
却稀松平常。所以一年年交往下
来，钱是花了，但没有形成什么人
脉。具体要办什么事，求人家帮忙，
大多都没有办成。

多年前有本鸡汤书十分畅销，
名叫《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老张
业余写点东西，估计看过。我岳父
不爱读书，但肯定也受到过类似观
点的影响。他们分别用半辈子和几
乎一生进行了实践，结果一个抑郁
了、一个常常热脸贴了冷屁股。

所幸我没有喝下那碗毒鸡汤，
我住在一个与我收入匹配度很高的
小区。网上谈笑的是一般的“儒”，
生活中往来的全是白丁。我尽管没
有出人头地，但睡眠质量良好，更是
从来没有为积攒社交经费而勒紧裤
腰带……

许多不痛快其实是自找的，到
了人生的秋天，也应该明白了，只要
换一种活法，就能痛快起来。

我再次翻阅吴广才老师编著的
《石渚诗存》，泪眼模糊。

每次我去请教吴老师时，他总
是很开心，说把我当作“忘年交”石
港老乡小友一起交流交流，还说学
书法的人能写点诗词多好啊！他总
是笑眯眯地鼓励我。吴老师比我外
公小两岁，和我爷爷同龄。外公和
爷爷都去世了，见到他让我感受到
外公、爷爷般的疼爱和信任。

除了见面交谈外，吴老师还通过
邮件，发他写的诗词让我欣赏，又发
书法作品和评论文章给我学习。他
幽默风雅、内心充盈，精神生活极其
富有。他经常表示对自己的生活很
知足，幸福感都流露在他的诗词里。

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的3月
22日。吴老师原是南通青山诗会
副会长，他特意从扬州回来，约请了
诗会的老领导、诗友，大家在惠民饭

店相聚。老友相见，其乐融融！分
享石港米酒的同时，他介绍我加入
了青山诗会，同时提出成立“石渚诗
社”的建议，并和大家讨论了相关事
宜。我品尝了几口米酒，伴着乡情
有了一丝醉意，就忘了提议大家一
起合影留念。总想着以后还有机会
相聚，在石港再找个风景更好的地
方拍照。如今，这个缺憾是无法弥
补了。

吴老师身上有着传统文人的气
息，92岁依然笔耕不辍。2024年9
月28日，《南通诗词》集萃2024年
第19期微刊上还发表了他的一首
诗，题目是“喜我南通处处通——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诗内容如下“谁说南通南不通，而今
出入快如风。声声汽笛横波奏，座
座天桥夹岸隆。货物丰盈输海上，
人民广大旅空中。全区万众齐心

力，改革争先开放功！”从中能感受
到他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

听吴老师家人说，他是11月5
日凌晨3：30去世的，走得安详，没
有痛苦。关于“生死”，他和我聊过，
看得很淡很淡。

吴老师曾吩咐家人，身后事一
定要从简，一切封建迷信活动都不
允许搞。遵他嘱咐，家人就没有对
外告知。显然他不想给别人添麻
烦，更不在乎这些形式。吴老师一
生为人厚道，处处为他人着想。凡
是认识或熟知吴老师的人，和我提
起他时，无不称赞他“德高望重，忠
厚善良”。

吴老师教学四十多年，桃李满
天下，他也是渔湾水乡文艺界的“宝
贝”，可惜天不假年、来去匆匆。他
的突然离世，让我和诗友们都觉得
很意外，也很痛心。


